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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筆下的香港（一）

魯迅與香港的緣
分，可以用1+2+3+
N簡單概括：一次專
程赴港作演講（兩
場）、兩次海上過
境、三篇以香港作標
題的文章，還有日記
及與許廣平書信若

干。相對於魯迅浩浩的文字，有關香港的
記述並不多。但有數的幾篇，有如一把刻
刀，寥寥幾下，便入木三分。

關於一九二七年初隻身從廈門乘船經
香港赴廣州任教，他在一月十六日日記中
寫： 「晴。晨發廈門。」 此趟行程為十六
日午從廈門出發，十七日午抵香港，停泊
一夜，十八日午抵廣州。

魯迅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第一百
一十二封（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對此
次行程寫得更詳細： 「現在是十七日夜十
時，我在 『蘇州』 船中，泊在香港海上。
此船大約明晨九時開，午後四時可到黃
埔，再坐小船到長堤，怕要八九點鐘了。

這回一點沒有風浪，平穩如在長江船
上，明天是內海，更不成問題。想起來真
奇怪，我在海上，竟歷來不遇到風波；但
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來的，或者我比較
的不暈船也難說。

我坐的是 『唐餐間』 ，兩人一房，一
個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獨霸一
間……」

說是隻身，其實還有一位不請之人同
行， 「有一個偵探性的學生跟住我。此人
大概是廈大當局所派，探聽消息的，因為
那邊的風潮未平，他怕我幫助學生，在廣
州活動。」 「我在船上用各種方法拒斥，
至於惡聲厲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
他終於嬉皮笑臉，謬託知己，並不遠
離。」 （見《兩地書》第一百一十二

封）。
關於赴港演講，魯迅在一九二七年二

月十八日日記中記： 「雨。晨上小汽船，
葉少泉、蘇秋寶、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
抵香港，寓青年會。夜九時晚演說，題為
《無聲之中國》，廣平翻譯。晚梁式邀至
大觀園飲茗，並邀黃新彥等。」 魯迅濃重
的浙江口音，由原是廣東人而又深刻理解
魯迅講話神韻的許廣平擔任翻譯，傳神地
譯成粵語，吸引了大批香港聽眾，反響熱
烈。

關於一九二七年秋天離穗赴滬途經香
港，九月二十八日記： 「午抵香港，在船
檢行李。發廣州信。夜仍開船。」

魯迅寫香港的文章主要有《略談香
港》《再談香港》《述香港恭祝聖誕》
等。

《略談香港》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
十三日《語絲》周刊第一百四十四期，文
中回憶了在香港的演講經歷（兩場演講
《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
呼籲 「青年們先可要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
的中國」 ， 「大膽地說話，勇敢地前
行」 ）。《再談香港》發表在一九二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語絲》第一百五十五期，
記述了九月路過香港時遭 「查關」 刁難的
經歷。《述香港恭祝聖誕》發表於一九二
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語絲》第一百五十
六期，用致編者信形式，刊於 「來函照
登」 欄。以看似客觀的筆調實錄香港慶祝
孔誕的場景，實則反諷背後的荒謬。

《略談香港》中提及一九二七年二月
從廣州赴香港演講，船上 「有一個船員，
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
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
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
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
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劃，禁止上陸時

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
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
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
避到什麼地方去。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
從真心裏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
真的臉相。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
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
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
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
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
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
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昨晚夜深，石塘咀有兩西裝男
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
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於是
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
在那裏被抽藤條。 『司』 當是 『藩司』
『臬司』 之 『司』 ，是官名；史者，姓
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 『政府』 ，
『警司』 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
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 『捕
房』 之分明。

第二條是 『搜身』 的糾葛，在香港屢
見不鮮。但三個方圍不知道是什麼。何以
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似乎是因
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
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
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
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
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 『總之是你錯
的：因為我說你錯！』 」 ……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
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
呻吟。他經驗多。」

我每次從縣城回
老家，快到村壪時，
遠遠望去，映入眼簾
的便是我家門前那棵
挺拔、高大、枝繁葉
茂的廣玉蘭了。她已
在此扎根三十六個春
秋了，與我女兒同
齡，她見證我們家的

點點滴滴……
她高約八米以上，樹幹粗壯，一人難

以合抱而攏。繁茂的枝葉向四周舒展，如
同一把巨大的綠傘，為門前的場地撐起了
一片蔭涼。炎炎夏日，她為我們遮擋烈

日，綿綿春雨，她為我們撐起了一方晴
空。她的葉子寬大而厚實，形似小船，在
微風中輕輕搖曳，彷彿又在訴說着過去的
故事。

春天是她最美的季節，一朵朵銀白色
的花朵悄然綻放，如繁星點點，點綴在綠
葉之間。花香清幽淡雅，引來蝴蝶翩翩起
舞，蜜蜂嗡嗡採蜜。樹梢上，喜鵲歡快地
歌唱，彷彿又在不斷地為我家傳來迷人的
喜訊與春風。

她不僅是棵樹，更是我們家的忠實守
護者。她為我家遮風擋雨，帶來清涼、溫
暖和芬芳，也為我家送來好運和希望。在
她的庇佑下，老人長壽，家人健康，兒孫

滿堂，家風純正。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在樹下駐足長

刻，親聞她的清香，手摸她的枝幹，感受
她的生機與活力；傍晚時分，我常常坐在
樹下乘涼，聽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看夕
陽的餘暉灑在樹枝葉間，心中充滿了寧靜
與安詳。

這棵廣玉蘭，早已成為我們家的一員
了，她見證了我們家的喜怒哀樂，也見證
了我們家的成長和變遷。她是我們家的
「守護神」 ，也是我們家的幸運樹。

我相信，在她的陪伴下，我們家一定
會和其他千家萬戶一樣，越來越好，越來
越幸福！

廣玉蘭讚

市井萬象

月季花開芬芳滿園

悲壯的三文魚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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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宋真宗朝鹽鐵博弈看港島經濟基因覺醒
梅 毅

（
廣
東
篇
）

北宋天禧四年（一○二○年）的某個深
夜，大奚山（今香港大嶼山）的岩洞裏，數百
名鹽民正將成捆的私鹽裝入改裝漁船。月光
下，鹽粒與海浪的反光交織成銀色密網，這片
被後世稱為 「東方之珠」 的海域，此刻正上演
着一場關乎王朝財政命脈的暗戰。鹽，這一關
乎國計民生的白色晶體，在官與民的博弈中，
悄然塑造了早期港島的經濟底色。

鹽，作為封建時代國家壟斷的核心資源，
既是財政支柱，亦是民生命脈。宋真宗在位期
間，彼時的北宋面臨着兩大財政挑戰：一是澶
淵之盟（一○○五年）宋遼關係緩和後，對遼
的歲幣負擔，二是西北党項勢力（西夏前身）
的崛起威脅邊疆安全，軍備壓力仍未減輕。
「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鹽稅佔北宋賦稅收

入的近三分之一，是國家財政的重要支柱，成
為當時填補財政缺口的關鍵。所以，朝廷亟需
通過改革優化管理，以支撐軍費與內政開支。

在 「官山海」 政策框架下，廣東十三鹽場
之一的 「官富場」 （位於今香港九龍及深圳大
鵬一帶）作為重要官營鹽場，承擔着為北宋王
朝輸送鹽利的重任。官富場因地處珠江口東
岸、毗鄰南海的地理優勢，成為 「廣鹽北運」
的戰略支點。

官富場本應成為王朝鹽利的 「聚寶盆」 ，
但其運作卻深陷腐敗與低效的泥潭。鹽場實行
「亭戶制」 ，鹽戶需將全部產出上交官府，僅

以 「鹽本錢」 維持生計。然而在實際執行中，
官吏常以 「耗折滷瀝」 「交秤遲緩」 等名目剋
扣鹽本錢，甚至動用重秤盤剝削鹽戶，導致
「十戶九逃，鹽課十不存三」 。鹽場提舉司將

鹽丁分為 「上中下」 三等，上等鹽戶勾結官吏
壟斷 「甲首」 職位，形成 「鹽場即衙門，甲首
如胥吏」 的權力結構，導致中下戶承擔主要勞

動，卻需接受雙重監督與剝削。根據《虔州府
志》載，官富場的甲首更是 「私設刑堂，鞭笞
怠工者如驅牛馬」 。這種畸形的管理體系，使
得官鹽生產效率低下至 「一灶十日不成一引，
耗柴百擔」 。

此外，官鹽的運輸環節更滋生腐敗。鹽倉
官吏與漕運兵梢合謀，在官鹽中摻入砂石充
數，導致官鹽質量低劣，而優質鹽斤則被其私
吞轉賣給私商。與此同時，官鹽價格也被通過
賄賂獲取鹽區專營權的富商，哄抬至市價四
倍，遠超百姓承受能力。至此，官富場名義上
隸屬廣東鹽課司，實則成為權力尋租的溫床。
宋真宗朝大臣王隨曾痛陳： 「官鹽滷濕雜惡，
民不堪食，反資私販。」

香港海域的私鹽網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
悄然成形。在今日新界至大嶼山海域，瀕海細
民以家族為單位構建 「三鏈一體」 的私鹽經
濟。他們利用香港海島地形，以 「火伏法」 掩
人耳目：白天煎製官鹽，夜間私煉 「浮鹽」 ；
瀕海漁民則 「煮海為副業」 ，以家庭作坊形式
生產私鹽，形成 「漁鹽共生」 的隱秘產業鏈。
當時的南頭漁村，甚至出現 「一村十八灶，夜
火照海紅」 的奇觀。

私鹽商人組建 「桅燈」 武裝船隊，形成
「晝伏夜出、武裝押運」 的運輸體系，以紅藍
兩色燈籠為信號──紅燈船載鹽繞行外海，藍
燈船配備弓弩手護航，偽裝成蜑民漁船，利用
香港星羅棋布的島嶼與海灣，避開巡檢司稽
查；部分私鹽商隊甚至與地方豪強結盟，以
「保護費」 名義控制私鹽碼頭，構建起 「鹽─
糧─貨」 三角貿易網絡，催生早期港島市集的
雛形。

「鹽牙人」 更是分級銷售私鹽，頂級鹽商
以 「福船」 將鹽運往占城、三佛齊，中層鹽販

沿西江銷往廣西瑤寨，底層鹽梟則在九龍寨城
開設 「鹽市」 ，以官鹽半價招攬百姓。大嶼山
寶安港甚至出現了 「鹽票」 交易市場，鹽商以
鹽引為抵押發行票據，將私鹽分銷至粵東、閩
南乃至贛南山區。這一龐大的私鹽走私網絡，
不僅衝擊官鹽市場，更催生了香港早期的地下
經濟形態：碼頭腳夫、倉儲中介、賄賂掮客等
職業應運而生，形成 「十戶九商」 的市井生
態。香港沿海市集（如尖沙咀）出現 「鹽
市」 ，以物易鹽，帶動米糧、布匹交易，形成
本地原始商品經濟圈。

諷刺的是，官鹽體系的崩潰催生了新的權
力共生。部分鹽場官吏暗中入股私鹽貿易，利
用官船為私鹽護航；而巡檢司官兵則發明 「養
梟徵稅」 策略，故意放縱私鹽流通以抽取 「鹽
厘」 。可見，北宋時期的鹽政陷入 「官私共
謀」 的惡性循環，也為南宋時期 「鹽寇之亂」
埋下伏筆。

面對私鹽肆虐，宋真宗在景德四年（一○
○七年）推行 「鹽法三策」 ：嚴查官吏盜賣、
增設沿海巡檢寨、實施 「連保法」 株連私鹽
戶。然而，嚴刑峻法未能根除私鹽，反迫使鹽

商與漁民結成更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更具深意
的是，正是各方對於鹽利的爭奪，意外推動了
港島的身份轉型。私鹽船隊為躲避追捕，開闢
了從大奚山至琉球的新航線；鹽商為洗白資
產，投資修建碼頭、貨棧，使香港從單純的鹽
業據點向貿易中轉港蛻變。

北宋真宗時期的香港鹽政風暴，本質上其
實是壟斷經濟與市場規律的碰撞。官營體系依
靠權力強行劃定 「合法」 與 「非法」 的邊界，
卻因忽視民生需求和技術僵化走向衰敗；私鹽
網絡雖遊走於法外，卻以靈活的市場響應和底
層協作，意外催生了港島早期的商業生態。這
場持續百年的鹽利博弈警示後人：任何經濟管
控若不能實現 「權力」 與 「權利」 的平衡，終
將陷入 「越禁越猖」 的怪圈。

當香港官富場的最後一縷灶煙消散在南海
的風中，它留下的，不僅是曬鹽的石板與沉船
的陶罐。那些在官府文書裏被貶為 「鹽盜」 的
平民，實際創造了古代中國最市場化的經濟實
驗場；那些被視作 「非法」 的貿易實踐，意外
培育出海洋商業文明的基因。這種在禁錮與突
破中鍛造出的商業智慧、風險意識與契約精

神，使得珠江口這片略顯鹹澀
的海域，其實早在千年前就埋
下了東方自由港的基因。當後
世驚嘆香港的繁榮奇跡時，不
應忘記，那些在宋鹽鐵幕下掙
扎求存的搖曳船影，才是香港
這座世界性城市最初的經濟啟
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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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田梓位於香港西貢，昔
日島上村民設鹽田以曬鹽維
生。

近日，入夏後的山西太原晉祠公園
鬱鬱葱葱，綠樹成蔭，月季花競相綻
放，景色宜人。

中新社

一直以來
喜歡吃三文魚，
而今我更在乎三
文魚的生平。北
美奧林匹克國家
公園有一處三文
魚瀑布，遠道而
去看牠們跳水。

這些三文魚來自加拿大，牠們
游過海峽，穿過山澗河流，破浪激
流險灘，游到這裏往高處逆流而
跳。河水泛着白泡，水流洶湧，礁
石陡峭，嘩嘩的水聲。

有些稍小的三文魚力量欠佳，
反覆衝刺也跳不上來；有些跳上來
了，幾斤重的身體叭地一聲摔在石
頭上，或者再彈回去，或者彈向另
一塊石頭，再叭叭兩聲，傷了或者
死了；有些剛好跳進水潭，便向着
更高更陡峭的上游繼續前進。

我在岸上有訴說不盡的感慨，
多想助牠們一臂之力，多想托住牠
們別被激浪沖下去。何必這樣悲壯
呢？牠們讓我的心，因那一次次奮
勇的跳躍而痛。又何必這樣淒美
呢？牠們明知道那些舉動可能通向
一條不歸路。

終於回到故里的三文魚，開始
停止進食。成對地用尾鰭在砂礫上
剷出一個坑，在那裏完成授精產
卵，之後或者精疲力竭地死去，或
者以跳躍的方式自殺，留下屍身給
小魚當食物。

把受精卵埋在砂礫中，免於捕
食者的傷害。三十天，可見兩個黑
點的眼睛；四十天，淡淡的黑色脊

柱出現了；六十天，開始分泌一種
酶以幫助軟化卵殼；九十天，成熟
的胚胎從砂礫中爬出；一百天，魚
苗游向較為緩和的水潭，準備適應
湍急的河流和浩瀚的海洋；四五年
後強壯了，從海洋洄游出生地產
卵。

一生只為趕路，就算幼年在平
緩的潭裏，也只為了長到有足夠的
力量游向大海；就算在大海的幾年
很自在，那也是為了跳上岩石養精
蓄銳。向死而生，一次次被礁石阻
擋，被險灘攔截，被激流沖走，依
然堅持一搏生死地跳躍，帶着遍體
鱗傷的身體，還要執著地、堅忍不
拔地前行，只為回到出生地繁衍後
代。

常規下，三文魚在每年的九月
十月產卵，據說繁忙時段河面擠得
黑壓壓的，幾乎觸手可及。那天才
四月中旬，牠們為何要急於趕路
呢？

三文魚的產卵條件非常嚴苛，
環境要靜，水質要清，水流要急，
水溫要在五至七攝氏度左右，底部
要砂礫地。據研究機構統計，每對
雌雄三文魚一次能產卵四千來個，
孵化出八百來條小魚，在淡水裏生
活兩年後剩下兩百條游向大海，四
年後洄游淡水河的只有十來條，能
到達故里產卵的只有兩條。

印第安人敬重三文魚，當地不
時可見三文魚圖騰，以及用之命名
的三文魚公園、三文魚山、三文魚
河、三文魚大道。三文魚，是他們
心中甘於奉獻的精神。


